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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六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处理了那个下书人的事以后，高夫人就吩咐亲兵们赶快把晚饭端来。闯王望着她问：“一功在哪里？”“把人马安营以后，他一

直在为全军的粮草事奔忙，到现在还没休息。知道你要召集大将们来老营议事，我已经派人去告诉他，要他吃过饭就来这里。”“这村里

还有老百姓么？” 

[ 关键词 ] 《李自成》;小说;明朝;姚雪垠

       处理了那个下书人的事以后，高夫人就吩咐亲兵们赶快把晚饭端来。闯王望着她问： “一功在哪里？”  “把人马安营以后，他

一直在为全军的粮草事奔忙，到现在还没休息。知道你要召集大将们来老营议事，我已经派人去告诉他，要他吃过饭就来这里。”  

“这村里还有老百姓么？”  “老百姓当然有，可是都躲到山里去啦。听说这个寨子的老百姓还有不少，可是人人都成了惊弓之鸟，看

见过人马，要打仗，还有不怕之理？我一来到就叫弟兄们寻找本村老百姓，可是只找到几个聋三拐四、留下看门儿的老头老婆，连话也说

不清楚。我又叫弟兄们想办法继续寻找。只要能找到几个懂事的男人，多少总可以打听到一些消息。”  自成低头烤火，等候晚饭，心

头焦的而沉重。这商洛一带本来是闯王的熟地方，老百姓同农民军多有瓜葛。农民军把这地区叫做“软地”，官方把这地区的百姓说成

“通贼”。可是三四天来，自成经过许多村村落落，老百姓都藏了起来，只留下一些老年人看守门户。只有当他的人马来得突然，百姓们

逃避不及，才能够看见一些年轻的人。虽然也有胆子较大和同农民军的关系较深的人自己找上来，报告官军消息，带领路径，但毕竟为数

不多。而且愈是追兵近，情况紧，愈不易遇到这样的人。自成明白，老百姓怕打仗，怕官军，也怕义军掳人、抢人、奸淫和杀人。特别是

老百姓看见他的部队如今处在败势，更不敢同他的队伍接近。三四天来因为到处老百姓纷纷逃避，粮草空前困难，消息也得不到，使他苦

恼万分。  近一两年来，他常常在心中琢磨着要得天下必须如何解民倒悬收买民心，为着这问题，他在不打仗的时间用功读书，要从书

上多知道古人成败的道理，也喜欢找一些老年人闲论古今和民间疾苦。在军纪方面，他也比过去更加注意，还着实杀了一些犯奸淫掳掠的

人。但到底怎样把队伍弄得像人们所说的“秋毫无犯”，他没能认真去做，因为一则他手下的部队不全是他的老八队，二则天天奔跑和打

仗，不给他一个驻下来整军练兵的机会。有些朋友时常对他说：“自成，睁只眼合只眼吧。水清了养不住鱼，谁替你卖命打仗？就是如今

这样，已经比官军好多啦！”比较起来，他的队伍确实比官军好得多，所以这一年来他除抱着“打富济贫”的一贯宗旨外，也针对着老百

姓痛恨官兵苦害的思想，用“剿兵安民”这句话作为号召。可是现在看来，打富济贫也好，剿兵安民也好，都显然很不够。要做到使老百

姓欢迎，真不容易！  亲兵们把弄好的晚饭端上来了。摆在桌上的是半碗腌萝卜调着辣椒面，篮子里放着四个包谷面窝窝头，其余的全

是蒸山芋，另外每个人面前有一碗稀饭。李自成早就饥肠辘辘，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一个窝窝头，然后端起稀饭碗喝了几口。名为稀饭，其

实碗里边不见小米，在灯亮下照见人影，不如说是清水煮干野菜倒较恰切。自成一边吃山芋一边想着粮食快完了，只能勉强支持三天，而

这一带又是穷山，不断地遭受天灾和兵灾，十室十空，即令找到百姓，在仓猝间根本没办法找到粮食。如果明天能够突围出去，一切困难

都会有法子解开；万一两天内突围不出去，大军给养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明天不惜一切牺牲突破包围，才是出路。可是潼关离这里不

到一百三十里，到底官军有多少，如何布置，曹操究竟在哪里，都得不到确实消息，这个仗怎么打法？  同他在一起吃饭的是高夫人、

双喜和张鼐。他不肯把自己的焦灼心情在他们的面前露出来，只在心中盘算着目前的严重局面。吃毕饭，他看几位大将还没来到，便叫双

喜和张鼐在老营休息，自己带着几名亲兵出去看看。几年来他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在每日作战或行军宿营之后，他总要到将士们中间走

走，到彩号们中间看看。愈是情况紧张，他愈要这样。因为习惯了，所以高夫人明知他今天非常辛苦，多么希望他休息一阵，却不敢开口

劝他，只好任他出去。在自成走出堂屋后，她心疼地望一眼他的背影，回头来对双喜和张鼐说：  “唉，你们年纪小，以为掌着帅旗是

容易的！”  李自成在寨里走了几个地方。月光下到处是他的部队，帐篷损失将完了，都露宿在火堆旁边。马都在嚼着干草。有些战士

在马蹄旁边的草上躺下，缰绳挂在胳膊上，枕着鞍子，扯着鼾声。闯王嘱咐那些尚未睡去的将士们好生休息，准备明天杀出潼关。他正要



往驻扎着伤号的一座破庙走去，老营的一名小校追了上来。他停住脚步转回头来，用眼睛问：  “什么事？”  小校走近他的身边，

向他禀报说，大将们除总哨刘爷和郝摇旗之外都到了，夫人请他快回去。自成点点头，向回走去。小校又高兴地对他说：  “闯王，老

百姓我已经找到啦。”  “已经找到啦？在哪里？找到几个？”自成站住连声问，目不转睛地望着小校。  “这地方我很熟。我在寨

外边的树林中找到了一个老百姓，对他说是闯王自己驻扎在寨里，秋毫不动，不用害怕。我给了他几钱散碎银子，叫他快去后山上把老百

姓统统叫回来，不要在树林里冻坏了。”  “好，好，到底把老百姓找到啦！”自成说，心中真高兴，简直像在战场上听到了重要捷

报。  “闯王，你记得杜福宝么？”小校忽然问。  “记得，记得。他就是这寨里的人？”  “是的。可惜他一家人都死绝了。去年

咱们从这一带路过时，我还见过他的伯父。”  自成对于部下的弟兄们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只要他见过一两次面，问过名字，隔许多年

都不会忘。这个杜福宝原是高迎样子下的一个弟兄，后来又跟着他，去年春天阵亡了。如今一提，他的相貌还活现在他的眼前。  

“啊，杜福宝就是这寨里的人！他的伯父还活着么？”  “我刚才问了，还活着哩。这个老头子识得几个字，心中明白。要是把他找回

来，准会打听到潼关的消息。”  “快把他找回来见我！”自成走了两三步，回头吩咐，“等老百姓都回来了，你回老营取三十两银子

散给大家，莫忘了。”  他又向小校的脸上看一看，才赶快向老营走去。  当自成走进老营的院子时，李过、田见秀、高一功、袁宗

第和刘芳亮五位大将正同高夫人坐在堂屋谈话。他们刚才谈了那个可疑的下书人，如今话题转到了清兵入塞的问题上。田见秀感慨地说：

“朝廷在长城内外驻了那么多的兵，竟会叫满靴子随意侵犯！”  高夫人接着说：“哼！朝廷不争气，胡人当然会侵犯。从崇桢登极以

来，像这样的事儿，也不止一遭两遭啦。”  “妈的！”李过骂道，“卢象升不是做宣、大、山西总督么？两年前他同咱们打仗倒像是

很会带兵，也有胆气，怎么挡不住靴子入塞？”  刘芳亮解释说：“鞑子是从东边来的，他在西边，远水不救近火。”  李过又说：

“他要是从西边出兵狠狠地打几仗，满靴子还敢从东边人塞进攻北京么？……奇怪！”  高夫人回答说：“既然朝廷无道，卢象升纵然

做了宣、大、山西总督也如同水牛掉井里，有力使不出。他的头上还压着皇上跟兵部衙门哩！”  她的话刚落音，自成进来了。虽然他

是大军统帅，号称闯王，但是当时农民军中的礼节和体制还不严格，大家相处像家人一样，所以几位大将见他进来并没有起立相迎。他坐

在李过对面的草墩上，还没有说话，一阵马蹄声来到大门外边停下。有一匹性情暴烈的马，在停下来以后倔强地腾跳着，旋转着，踢着，

用后腿直立起来，喷着响鼻，愤怒地振鬣嘶鸣。直等鞭子从空中猛烈抽下，它才开始安静，但仍然用带铁掌的前后蹄在石头地上狠狠地刨

着，蹬着。自成和大家交换了一个微笑，小声说：“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院里望去。高夫人站起来，把自己坐的带有靠背的小椅子

腾出来给即将进来的人，转身进里间去了。随即有一个人的脚步声从大门口一路咚咚地响着进来，地皮被踏得震动，忽听见喀嚓一声，在

院中踩断了一根干树枝，听声音一定比棒槌还粗。刘芳亮向院里笑着说：  “果然跟别人不同！还没见你的人影儿，先听见你的马

叫。”  “可见我的枣骝马真正是好马，天天行军打仗还精神十足。”一个粗犷的声音像打雷似的在院里回答说，随即是一阵爽朗的大

笑。  随着笑声，一位约三十岁年纪，身材魁梧，骨棱棱的宽脸、双目炯炯、神态慓悍，内穿铁甲、外披半旧八团花紫缎旧斗篷，头戴

铜盔、腰挂双刀的将领走了进来。他的斗篷带进来一股冷风，使相离几尺远的蜡烛亮儿猛一摇晃，连着闪了几下才恢复正常。闯王望着进

来的将领说：  “快坐下，捷轩。时间不早，咱们得赶快商议一下，不等摇旗了。事情不多，咱们商议定，早点休息，准备明天打仗。

看情形，明天要有一场大的血战啦。”  只听小椅子猛然咯吱一声，接着又连响几下，进来的将领在火边坐定，用手中的粗马鞭敲一下

膝盖，大声说：  “血战一场呗，这股脓早该挤啦。不血战一场，孙传庭是不会给咱们让路的。咱们往潼关赶路本来就不是去看亲戚！

别看他们近几个月来占上风，我刘宗敏可不服气！”  李过非常喜欢他的这种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颓丧的豪迈性格，从小凳上忽地跳起，

在他的肩膀上用力一拍，说：  “捷轩叔，你说得对，咱们永远不服他杂种。要是高闯王死后大家弟兄仍旧齐心共事，他洪承畴和孙传

庭别想占上风！如今他们认为咱们已经被包围啦，逃不出他们的手心，等着捉拿咱们往北京献俘哩，哼！”  “他捉我的屌！……”刘

宗敏本来还要骂一句粗话才能发泄出对洪承畴和孙传庭的轻蔑之感，但是一扭头看见高夫人的两位女兵，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立在门

口望他，他把另一句粗话咽下肚里，朝火堆上吐了口唾沫，冷笑几声。  高夫人从里间走出来，坐在柱子旁边，笑着说：“捷轩，孙传

庭还不认识你这位托塔天王，明天就要让他认识认识了。如今虽然咱们人马不多，一定得给官军一点颜色看看。这一年多来，咱们老八队

还没有同孙传庭本人照脸哩。”  “你放心，他就是摆几道铜墙铁壁，咱们也要冲它个稀里哗啦。”  李自成把那个下书人的事告诉

了刘宗敏。宗敏沉默片刻，把眼睛瞪得铜铃似的，望着自成说：  “你为什么不叫亲兵们把他吊起来先抽他两百鞭子？打他个皮开肉

绽，还怕他不吐实话？”  自成听了他的话，微微笑着，暂不说话。刘芳亮说：  “万一他确实是曹操派来的人，打错了不是不好

么？”  “怕打错了？好办，好办。事后多赏他几两银子，说几句暖心话，料他也不会有二话。在这样时候，谁敢说他不是奸细？”  

自成摇头说：“我看这个人是打死不会吐实话的。我拿砍头吓唬他，他面不改色，气不发喘。如果确是奸细，他准是个江湖上的亡命之



徒，豁着一条性命来的，把八斤半卖给孙传庭啦。所以我叫弟兄们先把他看起来，要不了多久会弄清楚的。”他望望刘芳亮和袁宗第，

问：“你们两位在前队，没有得到什么消息么？”  他们说在前边几个村庄里只见到少数没有逃走的老百姓，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老

婆，问不出多少消息，不过都听到说清兵在进攻北京，潼关的官兵很多。自成转向刘宗敏，问：  “捷轩，你看咱们明天该怎样打

法？”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刘宗敏的有棱的脸孔上，等他说话。在李自成领导的这一支农民军中，他的威信和地位都在诸将之上，经

常担任类似总指挥这样的重要工作。那时候没有“总指挥”这个名词，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呼他“总哨刘爷”，这“哨”字在当时是队的意

思。他向大家扫了一眼，然后瞅着闯王，回答说：  “我看，情形没有什么改变，还按照你昨天决定的办法打吧。孙传庭拦在我们前边

的大约不到两万人。两军相遇勇者胜。我看不难杀开一条血路。”一块燃烧着的木炭哗剥一声从火堆上爆裂出来，滚到他的两脚中间。他

用指头把它迅速地拾起来，投进火堆，向大家笑着说：“起小当铁匠，我这手全是老茧，不怕火烫。孙传庭这位巡抚大人一准不敢像我一

样用手抓火炭。讲到对垒厮杀，咱就得变成一堆火炭，烧得他缩手缩脚。”  这是决定胜负存亡的大战前夕，参加议事的人们都明白他

们所面临的情势十分险恶，但是刘宗敏的神色和口气却那么安详，好像在谈着一个将要遇到的普通战斗，没有一丝儿焦急和畏怯情绪。高

夫人在心里笑着说：  “看他多沉着！这号人，天塌了也能顶起来，华山在面前倒下来也不会眨眨眼睛！”她不声不响地把椅子往前移

一移，静听着他们议论。  从高迎祥到李自成，在这一支农民军中有一个好的传统：遇到重大的问题就召集众将领一起商议，谁都可以

自由地发表意见。李自成的作风比高迎祥还要出色。他总是静静地听大家发言，自己很少做声；直到大家把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才把大

家的好意见挑出来，加以归纳，作出自己的最后决定。现在他比较担心的是洪承畴已经把摆在西安以南的一万多精兵撤到潼关，和孙传庭

的人马会合。他皱皱眉头，用平静的声调说：  “只要洪承畴没来潼关，事情就好办。这老东西用兵狡猾。我担心他已经悄悄地来到潼

关了。”他向田见秀望一眼，问：“玉峰哥，你看怎么打法？”  “凡事不妨往坏处想。我也猜想洪承畴是在潼关。至于怎么打，请闯

王吩咐，我没有多的意见。”田见秀谦逊地微笑着，拈着下巴颏上的短胡子，带着大智若愚的神气。  闯王把眼睛转向高一功。一功顺

手在火堆上加了几块劈柴，同时考虑着当前的危险处境。看见刘宗敏的两道宽阔的浓眉一耸，嘴角流露出一丝微笑，他问：  “捷轩，

你想出了什么鲜招儿？”  刘宗敏把拖在地上的斗篷角拉起来放在膝上，用马鞭子在左手宽阔的掌心上轻轻地拍了两下，那一股轻松的

微笑从他的古铜色的、棱角鲜明的面部消失了。他的两道浓眉毛又在隆起的眼骨上耸了耸，说：  “闯王，你看，是不是可以趁今天夜

间，冷不防给敌人一个回马枪，先把曹变蛟整一个稀里哗啦，解除后顾之忧，明天好全力北进，冲破官军的堵截？”  闯王向几位大将

看了看，问：“你们看怎么样？”  堂屋中的空气立刻热闹起来，大将们纷纷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人赞同刘宗敏的计策，有人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是如今追在背后的不但是曹变蛟，而且增加了贺人龙和左光先，共有一万多人，实力很厚。况且自从翻山鹞①投降贺人龙

之后，对贺人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再说，曹变蛟也不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他作战同他的叔父曹文诏②一样勇猛，可是比曹文诏乖觉

得多。即使曹变蛟会疏忽大意，周山也会提醒他。闯王在洮州、在阶州、在城固附近，几次想设下埋伏消灭追兵，不是曹变蛟自个儿有提

防，就是给周山识破了。但主张来个回马枪的人们坚持自己的理由，认为与其明日前有孙传庭以逸待劳，后有追兵，腹背同时作战，不如

先下手，能占一点便宜总有好处。  ①翻山鹞－－高杰的绰号。一年前他投降了贺人龙，后来成为明末有名的四镇之一，受封为兴平

伯。  ②曹文诏－－明朝末年的一位名将，于崇桢八年在真宁县湫头镇陷入高迎祥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包围，被杀。  在众将纷纷议论

中，只有高一功没有发言。他是高夫人的弟弟，本名叫高国勋，表字一功，自从在义军中有点名气，本名就少人叫了。这位二十八岁的青

年，如今担任中军主将，秉性忠厚正直，沉默寡言，人们都说他“打仗时像只猛虎，不打仗像个姑娘”。高夫人在他脸上打量一眼，看见

他因为过度辛苦，眼窝比往日深了，一股怜惜的感情不由得浮上心头；又看见他心事沉重的样儿，知道他一定有别的想法，她随即向自成

使个眼色。自成也早已觉察出他有什么想法，这时看见桂英的眼色，就向他问道：  “一功，你说说，今晚来个回马枪行不行？”  

高一功不慌不忙地抬起头，用手掌在脸上抹了一下，正要说出他自己的不同意见，看见那个负责寻找本村百姓的小校走进来，暂时把话忍

住了。小校走到自成身边说：  “闯王，老百姓找回来啦。他们听说是闯王的老营扎在村里，不再那样害怕，回来了几十口人。”  

自成说：“好。快取三十两银子放赈！你说的那位姓杜的老头子找到了么？”  “我把他带来啦。他还叫一个驼背老头子跟他一道

来。”  “在哪儿？”  “在大门外。”  自成嘱咐大将们继续商议，赶快站起来向外走去，满心希望会从这两个老头嘴里得到些什

么消息。  杜宗文老头子抄着手，夹着膀子，同那位驼背老头瑟缩地站在月亮地，心情紧张地等着闯王。一看见闯王出来，慌忙抢前一

步，拱拱手说：  “闯王，你辛苦啊！老百姓如今都成了惊弓之鸟，一望见有人马来到，不管是官兵还是咱们义军，一哄而逃，巴不能

变成地老鼠藏到洞里。你可别见怪啊！”  闯王笑着说：“老伯，你说的哪里话！乱世年头，老百姓听说打仗，看见人马杂沓，自然都

要躲藏，谁肯拿性命往刀尖儿上碰？再说，咱们义军的纪律也不好，难怪老百姓……”  杜宗文截住说：“不，不。你们义军比官兵强

多啦。老百姓心上有杆秤，谁好准坏全清楚。至于你李闯王的人马，在各家义军中是个尖子。人人都这么说，可不是我老头子当着你的面



故意说奉承话。”  “可是骚扰百姓，做坏事的人还是不少。”  “唉，十指尖尖有长短，树木林莽有高低，怎么能一刀斩齐？人上

一百，形形色色，难免良莠不一，何况是上千上万！”  “老伯，福宝可是你的侄儿么？”  “是我的亲侄儿，听说去年春天就不在

了。”  “是的，他阵亡啦。怪好一个小伙子，很可惜。”  “咱这洛南县境，你们十三家义军常从这里经过，随着起义的人很多，

这两三年死的小伙子至少也有几百。两军阵上枪对枪，刀对刀，会能不死人？”  闯王点点头，叹了口气。他正要向杜宗文老头子打听

消息，老头子先开了口：  “闯王，听说你叫我来，不知道什么事。我有一句话，不知敢问不敢问。”  “不要紧，问吧。”  “咱

们的队伍明天要往哪里去？要往潼关么？”老头子小声问，寒冷和紧张使他的声音打颤。  闯王笑着问：“你打听这做什么？”  

“唉，要不是你提到福宝，我也不敢这样冒昧，问你这句话。闯王，一则提到福宝咱们是一家人，二则你是咱老百姓的救星，为百姓打富

济贫，剿兵安民。人非草木，我怎肯不说实话？”  自成的心中感动，赶快说：“老伯，请你快讲！”  “闯王，后有追兵，前有重

兵堵在潼关，你今日的处境可不好啊！”老头子把站在背后的驼背拉了一把，推到闯王面前，说，“狗娃，闯王是咱们自家人，你快说

吧，快把你听到的话说给闯王知道。别怕，说错啦闯王也不会怪罪咱们。快说！”  驼背老头很惊慌，只见胡子和嘴唇连连抽动，吞吞

吐吐，却说不出一句话来。闯王越发莫名其妙，心里说：“莫非他有什么冤情，要我替他伸冤报仇么？”杜宗文老头看见驼背不说话，很

焦急地对他说：  “嗨，你这个人，越到你该说话的时候你越像噙着满嘴水，吐不出一句囫囵话！如今事不宜迟，别耽搁啦！”  驼

背老头用恳求的眼光望着杜宗文，结结巴巴地说：“三哥，就那几句话，你，你说呗。我这个拙嘴……”  杜宗文生气地说：“你呀，

嗨！你一辈子像一个晒干的死蛤蟆，踏在鞋底下跺三脚也不会吭一声儿。如今啥时候？还是这样，耽误大事！”  “这位是谁？”自成

问。  “他是我的叔伯兄弟，按门头还没出五服。因为他起小讨饭，放牛，没迸过学屋门儿，所以活到老没有起大号，到如今胡子花白

啦，人们还叫他狗娃。”  “老伯，他不肯说，你就替他说了吧。”自成催促说。  “好，我就替他把事情禀报你闯王吧。狗娃今天

去北乡亲戚家一趟，听说一些官兵的消息。人们说，孙抚台带了很多人马驻扎在潼关南乡，说要堵住你闯王的人马，任你插翅膀也莫想飞

过。你明儿要是带人马往北冲啊，唉，可得千万谨慎！”  李自成不但没有吃惊，眼睛里反而含着笑意，等候杜老头继续说下去。一阵

尖利的霜风萧萧吹过，两个老头子连打几个冷颤，越发显得瑟缩。自成向站在背后的双喜看一眼，说：  “去，取两件棉衣服来！”随

即，他望着驼背老头子问，“你知道官军大约有多少人马？”  驼背打着哆嗦，好不容易地回答了一句：“听说有……两三万人。”  

李自成想着这数目有些夸大。据他估计，孙传庭能够集结在潼关附近的大约有一万五千到两万人马。但是即使是一万五千人马，加上背后

的追兵和左右两边的堵截部队，合起来也有三万多人。他很感谢两位老头子的好意：不能大意！  “还有别的消息么？”  杜宗文用

肘弯向驼背碰一下，用眼色催他快对闯王说出来。驼背的厚嘴唇嚅动几下，也用肘弯碰碰杜宗文，说：  “三哥，你说吧。”  “耽

误时间！好，我替你说吧。”杜宗文抬头望着闯王的脸孔说：“还有，潼关南乡的山寨同咱这儿的山寨不同。那儿一向是硬地，同你们没

有拉扯，反贴门神不对脸，这你知道。”  “我知道。”  “那儿的山寨里住有富豪、乡绅，有乡勇守寨。听说孙抚台已经传谕各寨

乡绅，叫他们协助官兵，把守各处险要路口，不让你的人马通过。”  棉袍拿来了。如今闯王的部队里也缺少棉衣，这是双喜自己和他

的亲兵头目平常穿的两件旧蓝布棉袍。闯王把棉袍接在手里，亲自披在两位老头身上，说：  “把这两件棉袍送给你们吧。虽说旧了，

到底还能够遮风挡寒。”  “这，这，”杜宗文老头闪着泪花，结结巴巴地说，“你这样惜老怜贫，我只好，只好受下。这一生没法报

答，下一辈子变骡子变马报答你闯王爷的恩情！”  驼背连着“嘿嘿”两声，嘴唇和喉咙嚅动着，频频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他几乎是

不知所措地穿着棉袍，指头在扣扣子时颤抖得十分厉害，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到又黄又瘦、带着很深的皱纹的脸颊上，又滚迸像乱草一般

的花白胡子里。  闯王笑着说：“小意思，说什么感恩的话！你们可听说洪承畴如今在哪里？”  两个老头子互相望望。驼背摇摇

头，说他不清楚。自成感到一点宽心，因为他想，如果洪承畴率领大军来到潼关，老百姓会有谣言蜂起的。但是他的宽心是有限度的，因

为他深知洪承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听说满鞑子围了北京，可是真的？”他又问。  “噢！你看，你看，”杜宗文甩着手说，

“这么重要的话，本来要对你闯王说的，可是你不问，我竟然会忘了！这可不是谣言，是真有其事。我还听说，万岁爷已经给制台和抚台

来过圣旨，催他们进京勤王。”  “催他们进京勤王？”  “老百姓都这么纷纷传说。”  “老百姓怎么会知道来了圣旨？”  

“蠓虫飞过都有影，何况是堂堂圣旨来到，能够瞒住谁？纵然孙抚台自己不说出来，他的左右也会传出来。”  闯王沉默片刻，又问：

“你听说曹操的消息么？”  “曹操？……”老头子想了一阵，说，“上月半间，不，上月尾吧，传说有大股义军到了陕州一带，仿佛

听说是曹操率领的，要往西来。后来又听说孙抚台带着人马出关去打，打个胜仗。以后就没有听说这一股人马的下落啦。咱这儿山地闭

塞，同陕州相离很远，又隔省，只是影影绰绰地听到些谣言，不清楚。”  “没有听到别的消息么？”  “没有啦。闯王爷，明天务

必多多小心啊。”  “我一定小心就是。快回去安歇吧。我下次路过这里，一定派人找你。”  “唉，天不转地转。下次你闯王爷再



打这里经过，只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活着，我拄棍子也要迎接你。”  闯王送老头子们走出大门外，向西南方侧耳听了一下，听不见人

声，转身往上房走去。他心中盘算：孙传庭在潼关南原人马很多，崇祯有诏书调他和洪承畴去北京勤王，这看来都是确实的。这一仗怎么

打法？……  自成刚走进院里，郝摇旗来了。他把最后一根鸡骨头扔在地上，对自成一拱手，喷着酒气说：  “李哥，我来迟了。” 

“不算迟，正在等着你哩。快进去商议大事吧。”  这位郝摇旗名叫郝大勇。他不是李自成的嫡系将领，而是高迎祥亲手提拔起来的一

员猛将。有一次农民军在作战中情况十分不利，在官军的猛攻下死伤惨重，阵地已经开始动摇。郝大勇从高迎祥身边掌旗官的手里夺过来

“闯”字大旗，在马上不住地摇着大旗，狂呼着向官军的阵里冲去。那些正惊慌动摇的农民军将士一看见 “闯”字大旗向前冲去，都跟

在后边狂呼着向前冲杀，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转眼之间，战场的局面完全扭转，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从此以后，大家给他

起个绰号叫郝摇旗，本名儿倒不大有人提了。  高迎祥牺牲以后，他的余部都归自成率领。一年来死的死，散的散，也有不少投降的，

如今只剩下郝摇旗这一般了，经过不断行军和战斗，他手下也只剩七百多人。一年多来，李自成对于军纪逐渐加严，但是郝摇旗的部队还

是常常违反军纪，奸淫、抢劫和杀害百姓的事情不断发生。闯王只委婉地劝说郝摇旗，对他不责之过严。两三天来，自成派他不断地向武

关等通向河南的关口试探官军防守情形，希望能冲往河南，都没成功。刚才他得到闯王的传知，叫他来老营议事，他正在叫亲兵们替他在

火上烧一只从老百姓家里捉来的老母鸡。鸡子烧得半生不熟，他就提着上马，他的亲兵们不知从哪儿又替他弄到了一斤多白酒。他在马上

一边喝酒，一边吃鸡子。等来到杜家寨，酒喝干了，一只三斤多重的老母鸡也吃完了。  拉着郝摇旗回到上房，闯王把杜宗文老头子所

说的新情况告诉大家，然后问道：  “你们商议出结果了么？”  刘宗敏回答说：“还是没结果。时间不早，由你决定吧。”  在自

成出去这一会儿，高一功提出来一个新意见，引起来一番争论。按照高一功的意见，干脆暂时放弃往河南去的打算，避免明大同官兵在潼

关附近决战，于今夜回师向南，从贺人龙的宿营地杀开一条血路奔往汉中，脱离了包围以后，再作道理。但刘芳亮和袁宗第都反对他的意

见。他们担心洪承畴和孙传庭不去勤王，或只派小部分官兵勤王，而用大军尾迫不舍。他们说，将士们早就抱着一个冲出潼关的决心，如

今只有一鼓作气，直向前冲，军心才不会涣散。倘若回头向西南，一旦稍有不利，士气就会全垮。几个月来，人们提到西番地和陇东南的

穷山荒野就摇头叹气，如果再被官军逼到那里，即令不冻死饿死，也会全军溃散。甚至目前只要说往西边去，军心就会动摇。  李自成

知道了刚才争论的情形，眼睛望着火光静静地转动着，浓黑的眉毛不时耸起。过了好长一阵，他忽然用右手一挥，作了决断，下令四更吃

饭，趁着月色出发，按照原计划从潼关附近冲入河南，有进无退。他把各个大将的任务交代清楚，把兵力重新调整一下，接着向郝摇旗

问：  “摇旗，你手下的弟兄不多了，跟补之一起断后，对付曹变蛟同贺人龙好么？”  由于过于疲劳，也由于酒力发作，刚在火边

一坐下，郝摇旗就闭着眼睛打鼾，闯王所说的话他似乎听见，又似乎没听见。如今听到闯王提到他的名儿，一乍睁开眼睛，还是睡意很

浓，怔怔地向大家望了一圈，又望着闯王，问：  “自成，你说什么？”  闯王笑着说：“要打恶仗了，需要你摇动大旗冲杀。”  

“好哇！请你下令！”郝摇旗大声说，双目闪光，困乏和瞌睡全没有了。  “你同补之一起担任断后好不好？”  “闯王，我的哥，

我刚才朦胧中听见好像你说潼关的官兵更多了，孙传庭在恭恭敬敬地迎候咱们，可是真的？”  “是真的，老孙在潼关附近排队恭迎。

也许老洪也快来了。”  “人马有好几万？”  “据老百姓传说有两万多人，我看不会超过两万。”  “妥啦，我清楚啦。自成，你

派我同刘哥一起在前边开路吧，别派我断后啦。”  “可是你这些天打的仗特别多，太累了。”  “当武将，遇到打仗的时候还怕

累？等打过胜仗，痛痛快快地睡三天三夜！”  “好吧，”闯王说，“你就多辛苦一点，在前边开路吧。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主意没

有？”  “只要派我打头阵，我没有话说啦。”郝摇旗说了这句话，又十分困倦地闭起眼睛，扯起鼾来。  大家望着他笑了一笑。刘

宗敏问：  “明天这一仗不同往日，彩号怎么办？”  “轻伤的弟兄都参加作战，重伤的……”自成迟疑一下，转向高一功，问：

“随着老营，行么？”  高一功感到为难，因为老营的将士本来不多，明天还准备着哪里吃紧去接应哪里。他想了想，说：  “只好

让他们随着老营吧。可惜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要是能把他们留下，窝藏一个时候，那就好啦。”  在片刻间，大家都不言语，互相望

望。全军因伤重不能骑马的有两百多人，需要用门板和竹床抬着，成为行军和作战的很大累赘。明天让他们跟着老营突围，不但要使用几

百名弟兄抬他们，而且给老营带来很大困难。可是不带着他们又怎么办呢？正在这时，高夫人忽然提醒闯王说：  “既然这村中的老百

姓同咱们义军素有瓜葛，那个杜老头的侄儿原是咱们手下的弟兄，为什么不同杜老头商量一下？倘若这村里老百姓肯帮忙，咱们不妨多周

济老百姓一些银子。重彩号能在此地窝藏一时是上策，跟着老营走不是办法。”  “对，就这么办！”闯王说，“只要打听一下，若这

寨里没有坏人，走不了风，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啦。一功，叫双喜陪着你去找杜老头，问清楚寨里底细，请他想想办法，只要窝藏三五

天，事情就好办了。不管仗打的结果如何，官兵是不会长留在这一带的，他们或者跟在屁股后追咱们，或者遵旨勤王，都得离开这

里。”   高一功同双喜刚走出堂屋门，闯王又想到从这里往潼关有几条路，最好走一条又近又隐蔽的小道，免得中途同一些山寨的乡勇

纠缠。他嘱咐高一功在本村老百姓中找一个可靠的向导，井嘱咐谈好后把杜老头带来同他见见。  刘宗敏把膝盖一拍：说：“我的办法



也想出来了！对，只要找到杜老头把这第一步棋子儿走活，以后的步子就好走了。我是蓝田人，我的营里蓝田老乡很多。这些弟兄们，谁

在蓝田大山里没有家？谁没有三亲六故？等到几天之后，官兵一走远，就可以把重伤的转送到蓝田山中。别说只有两百多个重伤的，再多

两百也不犯愁。从我的兵里边挑那些在家乡人缘熟的，留下来二十个人好啦。”  高夫人接着说：“再请尚神仙把他的徒弟留下一个

来，也把药留下一些。”  闯王说：“对，你想的挺周到，就这么办。”  高夫人又说：“还有，把各营的眷属都集合到老营来，免

得留在各营里碍手碍脚，让将士们背着一堆活包袱跟官兵血战。在高闯王活着时就定有规矩，可是总不能完全遵行。目前的处境不比往

日，今夜就传知各营，明早起身以前，一定把女人孩子们送到老营来。只要老营在，我在，我不会让官兵损伤眷属们一根汗毛！”说到这

里，她望着刘宗敏，改换口气，含着笑说：“捷轩，你是大将，需要以身作则。把两位先后①送到老营来，舍得么？”  ①先后－－米

脂方言称兄弟的妻子为先后。  刘宗敏哈哈笑起来，说：“我遵令送来，请嫂子放心。”  高夫人向侄儿望一眼。李过赶快说：  

“婶子不说，我也要把来亨他娘送到婶子身边来，”  刘宗敏向田见秀打趣说：“还是玉峰利闪，嫂子死了几年也不再娶，跟庙里和尚

一样，无牵无挂。”  田见秀笑着说：“天下未定，要什么家啊！”  大家又谈了一阵别的话，准备散去。自成叫高夫人把金银珠宝

拿出一部分，分给刘宗敏等带在身上。虽然他没有嘱咐什么话，但是大家都明白他是怕万一会被打散，不能不预作安排。大家别了闯王和

高夫人，骑马走了。  经杜宗文找村中老百姓一商量，大家虽然有点担惊害怕，但因为他们一则感激闯王的周济，二则同农民军素有瓜

葛，三则也因为官兵几次从这里经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他们恨之入骨，所以答应替闯王窝藏彩号。过去，这个村庄不止一次替本

县的大杆子①窝藏过彩号和肉票。高一功把杜宗文带到闯王面前，高兴地说：  ①杆子－－明末商洛地区对本地小股农民叛乱部队叫做

杆子，统治阶级则称之为“杆匪”。在相邻的豫西地区也是这样称呼。  “李哥，乡亲们答应帮忙！”  闯王笑着问：“可以窝藏？

咱们的彩号可不少啊。”  “行！他们说，离这里三里远有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深的山洞，洞口在悬崖上，离谷底有三

丈多高，完全被草木遮蔽，不管从山上，从山下，都难瞧见。他们都说，把重伤员藏在洞里，本村没有底线②，没人会露口风，万无一

失，别说官兵不会去那条荒谷，即令从那里走过，也绝不会知道在悬崖上有一个半里深的山洞可以藏人。”  闯王仍有点不放心，转向

杜老头望了望，问：“老伯，咱这寨子里有没有人跟乡勇们有瓜葛？”  ②底线－－隐藏的奸细、暗探。  “有，可是他们都逃出在

外。”  老头子详细地告他说这个穷寨子在近几十年中只出过一个有头脸的人，屁股下也有几顷地，一座山场。前几年，曹操的人马打

这儿过，把他的房子烧光啦，人杀了几口，他自己逃到西安府不敢回来。还有一家土财主，同北乡有来往，前年逃到华阴城去了。老营所

住的宅子就是他家的。如今留在寨里的尽是穷人，同那些有钱的山寨没来往。原来有几个狗腿子，有的死啦，有的逃啦，还有一个在寨

里，失了靠山，老老实实种了巴掌大一片山坡地。听了老头子这番话，闯王说：  “要是不会走风，我就把彩号留在这儿窝几天。请你

老人家同乡亲们多关照，我不会忘记你们。”  “你放心，不会有风吹草动。”  闯王立刻叫高夫人拿出一百两银子，交给杜宗文，

请他散给全村的乡亲们，表示他的感谢。杜老头坚决不肯受，说：  “闯王爷，你刚才已经拿三十两银子赈济全村百姓，这一百两银子

我们决不受。都是自己人，说什么感谢！”  他不收下银子，闯王哪里肯依？推让了一阵，老头子只好收下，答应今晚上就分给全村，

并说全村家家都在断顿儿，正没法活下去，这一百三十两银子救了全村的命。说着，他的热泪簌簌地滚了下来。闯王向一功问：  “什

么时候把伤号抬送去？”  高一功回答说：“马上就抬送，我已经派总管去准备，老百姓也在准备梯子、绳子。双喜要跟他们一道去亲

自看看。尚子明也派了一个得力徒弟同伤号留下，可惜药少，金创药差不多都用完了。”  “多留下一点钱，想办法再凑合一点口粮留

下。”  “都已经安排好了。”  “向导呢？”闯王又问。  杜宗文老头赶快回答说：“带条子的①也找好啦，闯王，就是刚才跟我

来见你的背锅②狗娃。他在潼关乡下讨过三年饭，山山谷谷，村村落落，摸得透熟。”  ①带条子的－－杆子的黑话。将路叫做“条

子”，你向导为带条子的。  ②背锅－－土语称驼背为背锅。  闯王点点头，略带沉吟地说：“好是好，只是年纪大了一点，怕受不

了累。”  杜宗文说：“闯王爷，他的年纪可不算大！他起小就受苦，一辈子没伸展一天，折磨得外貌很苍老，其实他还不到四十五岁

哩。他的腿脚好，只要肚子里填饱瓤子①，翻山越岭，跟年轻人一样。”  ①填饱瓤子－－杆子的黑话。说吃饱饭是填饱瓤子。  

“啊，我以为他有五十多岁呢。他家里有什么人？有老婆孩子没有？”  “屁老婆孩子，只有一个快七十岁的老母亲。他自幼讨饭，给

财主放羊、放牛，大了给财主扛长工、种地，累成背锅，苦了大半辈子，连个女人也讨不起，还把三分二厘祖业地出了手。虽说自幼穷，

为人倒正派，有胆量，还是个孝子。要不是有个老母亲拖住腿，他早就不是这样了。”  闯王笑着问：“难道他也想造反？”  杜老

头说：“要不是老母亲拖住腿，……嗨，别看他貌不惊人，当刀客，拉杆子，他可敢。”自成对这个向导感到满意，转向一功问：“快派

人送他到前哨去，叫老袁给他一匹牲口骑。”  “马上就派人送他去。”  “给他一点钱。”  “已经给了他二两银子，他不肯要，

勉强他收下啦。”  闯王想到驼背是一个孝子，家中老母亲年纪很大，明天做向导又十分危险，心中感到不安。但是时间仓猝，另外怕



找不到适当的人。思索片刻，他吩咐高夫人取出十两银子，交杜宗文老头子转给驼背，留给他的母亲。杜老头走了以后，高夫人说：  

“咱们常常在困难时得穷百姓的接济，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了好人。”  “到处穷人总是同咱们心连心。你们还记得么？”闯王向高夫

人和高一功望望，接着说，“崇祯八年春天，咱们初到江北①，那真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可是穷百姓望风相迎，惟恐咱们不去。咱

们正在围攻颍州②，离凤阳还有几百里，凤阳的穷百姓就纷纷前来迎接，献上册子，上写着某家是富户，某官贪赃，某处驻扎有多少官

军。要不，咱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地破了凤阳，焚了当今皇上的祖坟。就从民心一点看，朱家的天下不会长久。一功，你快去朦胧片刻吧，

已经三更过啦。”  ①江北－－明朝所说的江北指现在安徽和江苏两省长江以北的地方。  ②颍州－－今安徽阜阳。  “不，我等把

伤号送走后才能休息。捷轩留下的二十个弟兄马上就到，我还要当面嘱咐他们些话。”  自成望望他，没再说什么，走迸里间，也不解

甲，困倦地倒在床上。但是想到明天的大战，他的瞌睡登时没有了。局面如此不好，也许全军的生死都决于明日一战！他静静地望着窗上

的月色，听着远处传来的萧萧马嘶，脑海里在盘算着明天从潼关突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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